
青釉碎器瓶  18世紀
德國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藏

青花碎器瓶  局部  18世紀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藏  H 33.7cm

《與紳士喝葡萄酒的女子》（The Glass of 
Wine）（完成於1658－1660年）

灰釉碎器瓶  18世紀  荷蘭
Rijksmuseum藏  H 19.5cm  含把 28cm

青花冰梅紋蓋罐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藏  H 25.4cm

身著冰梅紋衣服的景德鎮瓷人俑  17世紀  
私人藏  H 26.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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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審判》四人使徒   1160年之後  
Le Mans Cathedral南廊St.-Julien du Mans 
Cathedral

釉上紅綠彩冰裂紋底羅漢方碟  17世紀  
日本私人藏

尾形乾山《石垣皿》元祿期（1688－1704）日本
私人藏  D 15.5cm

尾形乾山（1663－1743）冰梅紋碗  
Miho Museum藏  D 10.2cm

盤心繪有碎器的青花瓷盤  17世紀  土耳
其Topkapi Sarayi Museum藏  D 48cm

同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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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

1  謝明良，〈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原載：劉翠溶等編，《經濟

史、都市文化與物質文化》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

史語言研究所，2002），後收入謝明良，《貿易陶瓷與文化史》（臺北：允晨文化，

2005），頁361-381。

「碎器」及其他

—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人的中國陶瓷想像

謝明良*

【摘要】本文先梳理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赴中國定製陶瓷所開啟的陶瓷貿易活動之前，零星見於歐洲

的中國陶瓷被改變原有用途的幾種情況。其次，以陶瓷瓷釉開片（碎器）圖像為例嘗試追索歐洲消

費者對於中國碎器的認知或想像。結論認為：中國碎器及其圖像除了引發歐洲人馬賽克的想像之

外，彩色玻璃鑲嵌畫可能也是他們連想的對象。

關鍵詞：開片、碎器、馬賽克、彩色玻璃鑲嵌

筆者以前曾為文考察晚明時期的宋代官窯鑑賞，兼及明代開片釉瓷即碎

器的流行態勢，結論認為：明代人之所以賞鑑碎器，其實是因開片釉瓷正是一

器難求之宋代官窯以及傳說中的哥窯最為重要的外觀特徵之一，晚明文人對於

以宋代官窯為主的宋代名窯作品開片現象之獨到的觀看方式或詮釋，則引發了

碎器的風行，瓷釉的開片紋理遂躍升成了時尚的圖案記號，滲入社會各個階層

許多門類工藝品，文中另以日本工藝品的圖樣設計為例觀察碎器圖樣的跨國影

響，但未涉及歐洲區域的情況。 1  相對於亞洲區域中國和日本的碎器賞鑑之

風，歐洲區域的人們是既嘉賞但又好奇此一來自遙遠東方的工藝品，同時卻有

著完全不同於亞洲區域人們的物質想像。個人認為，此一事象應可做為中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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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上次男，〈南スペインの旅〉，收入同氏編，《陶磁貿易史研究》三上次男著作集2
（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8），頁295-302。阿爾卡沙巴發現的白瓷是裝

飾著浮雕蓮瓣的碗殘片，清晰彩圖可參見同氏，《陶磁の道紀行Ⅱ》（鎌倉：三上登

美子，1994），頁74圖右。從彩圖看來應屬北宋早期景德鎮窯製品，詳參見：龜井

明德，〈北宋早期景德鎮窯的外銷〉，收入：上海博物館編，《中國古代白瓷國際學

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頁357-365。另外，該白瓷蓮

瓣紋碗殘片口沿釉上可見庫非體字（kufic）虹彩（lustre）裝飾，此可說明該白瓷

碗是先傳入中東地區，經加飾虹彩後再攜入西班牙。

歐外銷陶瓷如何地被當地消費者所接受、詮釋甚或誤解的一個案例，值得梳理

披露。以下，本文將先概述自十六世紀葡萄牙人赴中國定製陶瓷所開啟的陶瓷

貿易活動之前，零星見於歐洲的中國陶瓷被改變原有用途的幾種情況。其次，

將追索歐洲消費者對於中國碎器的認知或想像，進而談談東北亞韓半島和日本

國的中國碎器資訊以及京都陶工尾形乾山（1663－1743）的碎器創作以資參考

比較。

一、前史

中國和歐洲直接的貿易往來始於十六世紀初葡萄牙人利用新航路入印度

洋抵馬六甲，再往東至中國沿海進行貿易，而新航路的啟動無疑要歸功於1488
年迪亞士（Barthomeu Dias）發現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以及1497年

瓦斯奇．達伽馬（Vasco da Gama）繞過海望角，翌年橫斷印度洋到達非洲東

岸並抵印度南部的壯舉。基於此一史實，當英國考古學家懷特郝斯（David 
Whitehouse）於義大利半島巴里縣（Bali）的魯西拉（Lucera）古城遺址發現

十二世紀中國青釉標本；三上次男於南西班牙阿爾美尼亞（Almeria）的阿爾卡

沙巴（Alcazaba）城址出土遺物中，親眼看到有十至十二世紀的中國白瓷殘片參

雜其中， 2  包括他們自己在內的絕大多數學者咸認為出土的中國陶瓷標本應該

是由伊斯蘭回教徒，或威尼斯和熱那亞的商人輾轉自中東地區所攜入的。

考古遺址出土標本之外，歐洲亦見少數幾件新航路開通之前流傳有緒的

中國陶瓷傳世品，如現藏德國黑森邦卡塞爾美術館（Museumslandschaft Hes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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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田正明等，《ヨーロッパ宮廷陶磁の世界》（東京：角川書店， 2 0 0 6 ），頁 1 3 -
14。Ulrich Schmidt et al., Porzellan aus China und Japan: Die Porzellangalerie der 
Landgrafen von Hessen-Kassel, 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Kassel (Berlin: Reimer, 
1990), pp. 215-218.

4  朱伯謙，《龍泉窯青瓷》（臺北：藝術家出版社，1998），頁275圖261。原報告參

見：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員會（李蔚然），〈南京中華門外明墓清理簡報〉，《考古》，

1962年9期，頁470-478。

5  Rose Kerr and Luisa E. Mengoni,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London: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2011), p. 81.

6  Michael Flecker, “The Bakau Wreck: an Early Example of Chinese Shipp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30.2 (2001), p. 228.

Kassel）的一件裝鑲有華麗金屬附件的青瓷碗（圖1），從作成於1483年的亨

利三世（Heinrich III, Landgraf von Hessen-Marburg，1458－1483）遺產清冊可

知該碗乃是亨利三世自其舅菲利浦．馮．卡茲奈倫伯根伯爵（Count Philip von 
Katzenellenbogen， 1444－1479在位）處繼承而來的。基於表彰菲利浦伯爵光榮

事蹟而製作於1477年的紀念碑碑文提到伯爵曾在1433年至翌年赴中東巴勒斯坦

等地旅遊朝聖，並於中國赴中東貿易的終點商業城市阿卡（Akko）購入土產方

物攜回歐洲，所以一般傾向以為卡塞爾美術館的這件青瓷碗應該是經由中東地

區輾轉傳入歐洲的。 3  無論如何，我們應該留意該青瓷碗碗身弧度內收，下置

寬圈足，口沿厚壁略向外卷，屬浙江龍泉窯常見的碗式（圖1a），從江蘇省南

京市中華門外永樂五年（1407）宋晟墓伴出的同類青瓷碗可知（圖2）， 4  該式

龍泉青瓷碗的相對年代是在十五世紀的第1個四半期，此一年代正可和前述菲利

浦伯爵赴中東旅遊並購入土產的年代相呼應，亦可修正近年Rose Kerr等人將該

青瓷碗視為宋代製品的失誤。 5  另外，與本文旨趣直接相關的是，經由歐洲匠

師鑲飾金屬蓋和高足，將中國日用碗改裝成了高足蓋缽，同時又將原本應屬平

價的陶瓷碗類變動成了可予繼承的財貨；印尼蘇門答臘（Sumatera）東南海域勿

里洞島（Belitung）發現的Bakau Wreck亦見不少民間外銷用同式龍泉窯青瓷碗，

沉船同時伴出了明代「永樂通寶」銅錢。 6   
另外，現藏義大利彼提宮（Plazzo Pitti）的Museo degli Argenti博物館的一件

元代龍泉窯青瓷折沿盤（圖3），盤底書銘表明乃是1487年埃及蘇丹Q’a it-Baj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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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羅倫佐．梅第奇（Lorenzo di Medici）的禮物（圖3a），彼提宮是梅第奇家族

的夏季居所，推測其和同宮所藏見於1816年清冊的一對元代十四世紀龍泉窯青

瓷鳳尾瓶均是羅倫佐．梅第奇（Lorenzo di Medici）得自蘇丹的禮物。 7  其次，

埃及開羅馬木留克王朝（Mamluk Dynasty）蘇丹曾於1447年贈送三件中國瓷盤

給法國國王查理七世（Charles Ⅶ，1422－1461在位）， 8  1442年義大利Foscari
總督、1461年翡冷翠總督也先後收受了由開羅蘇丹所餽贈的中國陶瓷。 9  晚迄

1545年佛羅倫斯大公科西摩．梅第奇（Cosimo de Medici）還曾派人赴埃及購買

瓷器。 10  上述例子說明了中國陶瓷往往成了中東或歐洲諸國政治外交活動時的

體面贈禮，有時也創造性地賦予適合自身需要的用途，進而教導受贈對象如何

使用其所考案的新用法，如1590年由梅第奇家族贈送薩克遜侯爵克里斯蒂安一

世（Christian I, Elector of Saxony，1586－1591在位）的中國三彩螯蝦形器，被

認為可能即1597年梅第奇家收藏目錄中的「龍蝦形胡椒瓷罐」。 11  這類三彩螯

蝦形象生器於中國的確實用途不明，但龜井明德認為其於東南亞是被做為墓葬

的陪葬品，同氏另引用Tom Harrison的報導，提示婆羅洲Kelabit原住民傳世至今

的鴨、鶴和龍蝦等象生注壺乃是獵頭儀式或豐年祭時盛酒禮神族人傳遞飲用的

7  Francesco Morena, Dalle Indie Orientali alla corte di Toscana: Collezioni di arte cinese e 
giapponese a Palazzo Pitti (Firenze-Milano; Giunti Editore S. p. A., 2005). 這筆資料承蒙

德國柏林亞洲藝術博物館（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王靜靈研究員的教示並

提供彩圖，義大利文相關內容則是倚賴學棣沈以琳（Pauline d’Abrigeon）的中譯。

謹誌謝意。應予留意的是，埃及蘇丹Q’a it-Baj是以百年前的中國古瓷贈送羅倫佐．

梅第奇。

8  小林太市郎，《支那と佛蘭西美術工藝》（東京：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弘文堂書

房，1937），頁46。

9  Heyd W., Geschichte des Levanthandels im Mittelalter (Stuttgart, 1897), Ⅱ, p. 618, 此
參見：A. I. Spriggs, “Oriental Porcelain in Western Paintings 1450-1700,” T.O.C.S., vol. 36 
(1965), p. 74. Eva Ströber（濱西雅子譯），〈ドレスデン宮殿の中国磁器フェルディナンド‧

デ‧メディチから1590に贈られた品々〉，《ドレスデン国立美術館展—世界の鏡》エッセイ篇

（東京：日本經濟新聞社，2005），頁34。

10  Lightbown, R. W., “Oriental Art and the Orient in Late Renaissance and Baroque Italy,” 
Journal of the Warburg and Courtauld Institutes, 32 (1969), pp. 231-232.

11  Eva Ströber，前引〈ドレスデン宮殿の中國磁器：フェルディナンド．デ．メディチから1590
年に贈られた品々〉，頁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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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聖器。至於東北亞日本遺跡出土的此類三彩象生器，則除了沖繩縣石垣市

一座墓葬之外，餘均屬廣義的生活遺址。其中，首里城京之內遺跡出土的大量

鉛釉陶乃是和統治者推選即位儀式相關的祭器，其性質略如Kelabit原住民的聖

器。 12  上述舉例說明了一個事實，即此時的中國陶瓷往往因區域消費者的差異

而變更了其功能。

在葡萄牙人於1557年獲准居留澳門建立起他們的亞洲貿易基地之前，其早

在1515年已活躍於中國沿海一帶，翌年亞爾發爾（Alverza）更於廣州的屯門登

陸，而貝爾那歐德．安達德（Bernaode Andrade）從印度果阿（Goa）所載運的香

料也在1517年抵達廣州，並要求明朝政府准予通商但遭到拒絕。雖然如此，中

葡商人已經進行實質的商業交易，如安德雷．科薩里（Andrea Corsali）在1515年
致義大利朱利安諾．德．梅第奇公爵（Duke Giuliano de Medici）的信函中提到：

「中國商人也越過大海灣航行至馬六甲，以獲取香料，他們從自己的國內帶來

了麝香、大黃、珍珠、錫、瓷器、生絲，以及各種紡織品」，而葡萄牙人也在

去年（1514）登船赴中國，雖未獲允許登陸，但「賣掉了自己的貨物，獲得厚

利」。 13   
從實物資料看來，中國和歐洲直接的陶瓷貿易始於十六世紀，並且已經頻

仍地依據歐洲訂單燒製瓷器，如傳世的幾件繪飾有葡王馬努埃爾一世（Manuel 
I，1495－1521在位）標幟的景德鎮青花瓷即為其例。早在1505年馬努埃爾一

世已經提到中國「出產又大又漂亮的花瓶」，甚至於還寫信給西班牙的唐．費

爾南多（Don Fernando）和唐．伊沙貝爾（Don Isabel）告訴他們有關中國人和

陶瓷的信息， 14  對於中國陶瓷展現出極大的興趣。其徽幟計二式，一為古代渾

      

12  龜井明德，〈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諸問題〉，頁339-354；〈明代華南彩釉陶をめぐる

諸問題．補遺〉，頁355-374。兩文均收入氏著，《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

同朋社，1986），頁339-374。

13  張天澤（姚楠、錢江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1988），頁38-
39；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匯編》（臺北：世界書局版，1969），頁385-386。

14  文德泉（Manuel Teixeira），〈中葡貿易中的瓷器〉，收入：吳志良主編，《東西方文

化交流—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選》（澳門：澳門基金會，1994），頁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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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儀（圖4a），另一則是上方頂戴王冠的盾牌形紋章（圖4b），但中國的陶工

卻誤將盾形紋章繪製成天地逆反的吊鐘形，並將王冠錯置在鐘形紋章下方（圖

5），這是中國接受歐洲訂單燒造瓷器之初就已出現的圖像誤解之例；巴爾的摩

（Baltimore）的沃爾特美術館（The Walters Art Museum）等收藏的以葡文記明是

葡國商人Jorge Alvarez在1552年所訂製的青花玉壺春瓶，瓶身頸肩處所見青花葡

文同樣也是因中國陶工不諳葡文而將之臨摹成倒逆的字形（圖6）。

另外，澳門龍崇街出土的青花瓷標本當中包括一片描繪有一身七首的翼龍

圖像（圖7）；建成於1620年代的澳門聖保祿教堂花崗岩石牌坊亦見七頭龍浮

雕像，並有陰刻「聖母踏龍頭」榜題（圖8）。雖然目前並無證據顯示這類帶

有七首獸圖紋的青花瓷是否和聖保祿教堂或其贊助者有關，但從大英博物館等

收藏繪有同類圖紋的青花瓷碗之盾牌兩側飄帶所見「智者眼中絕無新鮮事」拉

丁文格（圖9），可知應係葡萄牙人向中國訂製的，結合此類圖紋又見於十六

世紀Camillo Camilli出版的版畫，此透露出圖紋確實可能和葡萄牙有較大的

關係。 15  不過學界關於七頭異獸的屬性看法分歧，有認為其或和蘇美前王時期

（約2800－2600BCE）貝殼鑲嵌牌匾的七宗罪（傲慢、嫉妒、憤怒、懶惰、貪

婪、暴食及色慾）有關，也曾被推測係古希臘神話赫拉克雷斯十二項勳業中遭

屠殺的九頭龍Hydar或認為根本就是撒旦的化身，甚至被連結到佛教的那伽

梵蛇（naga），後者造型一般呈單首或多首，有些首級具有轉換成人首的能

力。 16  其實，就聖母及其足下的多首翼龍圖像而言，很容易會讓人連想到明代

女性畫家邢慈《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像》圖冊中的觀音乘龍圖（圖10）， 17  
因此就本文的脈絡看來，腳踏龍頭的聖母似乎是來源自印度菩薩但入中國之後

漢化且女性化了的觀音的化身，西方聖母形姿已漸轉形成為所謂「東亞型聖母

像」或「觀音型聖母像」。 18  此一情事既透露出當時西方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

15  Luisa Vinhais, Jorge Welsh eds., Kraak Porcelian (London: Jorge Welsh Books, 2008), pp. 
52-53.

16  William R. Sargent, Treasures of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from the Peabody Essex Museum 
(Massachusetts: Peabody Essex Museum, 2012), pp. 101-103.

17  王耀庭主編，《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頁39圖17。

18  若桑みどり，《聖母像の到來》（東京：青土社，2008），頁340-341、36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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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即有意無意地混淆觀音和聖母瑪利亞的區別以貼近民間根深蒂固的觀音

信仰，而當中國景德鎮或福建省德化窯所燒製的觀音像輸往歐洲時，觀音造像

也就成了東方工匠所製作之帶有異國情調聖母像的翻版，著名的法國傳教士殷

弘緒（d’Entrecolles，1644－1771）也說景德鎮所燒造懷抱小兒的瓷觀音（kouan-
in），其形姿可與維納斯（Venus）或月神黛安娜（Diane）相比擬。 19  不僅如

此，現藏日本切支丹館的許多德化窯白瓷觀音，則是日本基督教徒在十七世紀

初德川幕府禁耶蘇教時期用來替代聖母瑪利亞的禮拜像，即俗謂的瑪利亞觀音

（圖11）。 20   

二、碎器製作及其分類

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 Louis-Daniel Lecomte，1655－

1728）奉法國國王路易十四之命於1687年（康熙二十六年）與張誠（Jean-
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等赴中

國傳教，迄1691年（康熙三十年）返國任耶穌會長老。在他回法國後所出版的

《中國近事報導》（Nouveau mémoire sur l’éatat présent de la Chine）提到他所觀

察到的中國陶瓷有三種。 21  第一種是黃色的。從今日的中國陶瓷史常識結合

傳世作例看來，李明所說的第一種瓷應該是指黃色單色釉瓷、黃地綠彩或宮廷建

築的黃釉琉璃瓦，其中由景德鎮所燒製的黃色單色釉瓷是社稷壇祭器，22  而被清

19  ダントルコール（d‘Entrecolles）著，小林太市郎譯注、佐藤雅彥補注，《中國陶瓷見聞

錄》（東京：平凡社，1979），東洋文庫363，頁242-243。

20  所謂瑪麗亞觀音一名，初見於大正十四年（1892）刊、永山時英《切支丹史料

集》，據此可知此一名稱乃係近代學者的命名。參見越中哲也，〈長崎文化考其の

一〉，《長崎純心大學博物館研究》，第7輯（1999），頁7，此轉引自若桑みどり，前

引《聖母像の到來》，頁335。

21  李明著（郭強等譯），《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

頁146。

22  陸明華，〈明清皇家瓷質祭器研究〉，《上海博物館集刊》，5（1990），頁139-149；

鐵源等，《清代官窯瓷器史》貳（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2），頁473-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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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稱作「黃器」或「殿器」的黃釉瓷則是僅限於皇帝、帝后才能使用的御器。 23  
第三種瓷是繪藍色花鳥、樹木的白瓷，此無疑是指白地青花或釉上彩繪瓷。至

於李明書中的第二種瓷是這樣的：「第二類是灰色的，上面經常砍有無數不規

則的相互交叉的小紋路，或者就像鑲嵌畫，是用碎片拼接的。我弄不清他們是

怎樣做出這些圖形的，我難以相信他們能夠用毛筆畫出來。或許是在瓷器燒好

還熱時，被放在冷空氣中，或是用涼水淬火，是涼水使之這樣四面裂口的，有

如冬天水晶體經常發生的那樣。然後塗上一層釉子遮蓋這些不規則的紋路，然

後再放入小火中燒，這樣瓷器就會平整光滑如初。不管它是怎麼製造的，我認

為這種花瓶具有特殊的美，我也確信咱們那些好奇的人會看重它的。」。從傳

世實物不難得知這種呈灰色調的開片瓷，是當時窯場的時尚製品，其係利用胎

和釉之相異膨脹係數所刻意製作之釉面滿佈裂紋的所謂碎器。而這類在灰白淡

色釉面施以人工著色所呈現深色醒目的碎裂視覺效果，是和李明常識所及之歐

洲施釉陶器有時亦可見到的若隱若現的自然開片現象實有天壤之別，也因此被

他刻意地評論並予分類。

在強者奧古斯特（Augustus the Strong，1670－1733）所典藏之1779件藏品中

編號423的一件即為景德鎮製淡青釉碎器瓶（圖12），原係六件組合，今存三件

現藏於德勒斯登博物館（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而其時登錄帳針

對該一碎器瓶（Nummer 423）的說明是：「一種經由敲擊造成的效果，或許是

損壞的瓷器」， 24  登錄人顯然並未獲知數十年前李明等法國傳教士傳回歐洲的

碎器燒造訊息。從現存實物看來，中國碎器於十八世紀的法國似乎頗為流行，

並且經常被裝鑲上復古的金屬配件，如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Rijksmuseum）

23  鄂爾泰等，《國朝宮史》（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頁390-394。另外，義大利傳

教士利國安（Giovanni Laureati，1666－1727）也說皇帝使用黃瓷，參見：矢澤

利彥編譯，《中国の 學と技術》イエズス會七書簡等（東京：平凡社，1977），東洋

文庫301，頁24-25。

24  Eva Ströber, La Maladie de Porcelaine: East Asian Porcelain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ugustus 
the Strong (Edition Leipzig, 2001), pl. 45. 登錄帳所見古德文碎器記事承蒙學棣王靜靈

中譯，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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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的一件景德鎮窯灰白釉碎器長頸瓶（圖13）， 25  瓶身一側連接瓶口和底的銅

鎏金把手乃是出於1750年代法國金工之手，據此可知該長頸瓶於十八世紀已被

歐洲人做為室內的陳設道具。

1637年（崇禎十年）宋應星《天工開物》提到：「欲為碎器，利刀過後，

日曬極熱，入清水一醮而起，燒成自成裂紋（卷七〈陶埏〉）。 26  儘管學者早

已指出，採用宋應星所記述的手法是無法製成碎器的， 27  因為碎器的完成乃是

基於胎土與釉藥之相異膨脹係數。雖然如此，《天工開物》的碎器記事確實也

反映了十七世紀前期中國瓷窯場致力於以人為加工手法製作碎器。

其實，對於歐洲燒製瓷器做出重大貢獻、留駐饒州傳教長達二十年的著名

耶穌會教士殷弘緒（d’Entrecolles，1664－1741）也已留意到此一令人驚豔的瓷

釉，他在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由饒州寄給在巴黎耶穌會支那及印度傳教團

理事奧里神父（L. Fr. Orry）的書簡中提到：「尤應留意的是，僅僅施罩由白石

所製成的釉的器物，可以製成當地稱為碎器（tsoui-ki）的一種特別的瓷器。這

類器物的表面有開裂，有朝四面八方流竄的無數龜裂，從遠處觀之，有如成千

上萬的碎瓷片聚集於一件瓷器上，可說有似馬賽克的工法。這類釉的色調呈白

中帶灰色。」 28  1815年（嘉慶二十年）藍浦撰、鄭廷桂補輯的《景德鎮陶錄》

也有所謂「碎器釉」和「碎器窯」的記載，其中「碎器窯」條：「南宋時所燒

造者，本吉安之廬邑，永和鎮另一種窯。土粗堅，體厚質重，亦具米色粉青

樣。用滑石配釉，走紋如塊碎。以低墨土赭搽薰既成之器，然後揩淨，遂隱含

紅黑紋痕冰碎可觀。亦有碎紋素地加青花者。」 29  。小林太市郎在譯註殷氏書

簡集時，即附註指出：殷弘緒所稱製成碎釉的白石，可能即上引藍浦所說

25  Christia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Amsterdam: Philip Wilson, 1997), pl. 267.

26  宋應星（鍾廣言注釋），《天工開物》（香港：中華書局，1978），頁199。

27  木村康一（陳華洲譯），〈中國之製陶技術〉，收入：《天工開物之研究》（臺北：中

華叢書委員會，1956），頁158-159。

28  ダントルコール（d‘Entrecolles），前引《中國陶瓷見聞錄》，頁172-173。

29  藍浦（愛宕松男譯注），《景德鎮陶錄》Ⅰ（東京：平凡社，1987），東洋文庫464，

卷六〈鎮仿古窯考〉，頁24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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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滑石。 30  
從傳世實物看來，這類開片釉碎器（Ⅰ類），可以再區分成純開裂紋的製

品（Ⅰa類，如圖12、13），以及在裂紋中夾彩，亦即集物理開片和青花繪飾於

一體的作品（Ⅰb類，如圖14）。從殷弘緒書簡在談及碎器釉時另提到「將這類

釉施罩在塗有鈷藍的瓷器上，乾燥之後亦會呈現裂璺」，我認為殷弘緒的這則

記事所指的可能即本文的Ⅰb類，即開片釉加青花彩繪的製品。

Ⅰ類之外，十七至十八世紀的中國陶工另採取以釉上彩繪或釉下青花來模

摹開片紋理，企圖呈現Ⅰ類碎器外觀特徵的彩繪瓷，本文將之納入廣義的碎器

（Ⅱ類）。Ⅱ類作品也可細分成純繪裂紋者，此如阿姆斯特丹國立美術館藏鈷

藍釉青花釉裏紅盤盤心方桌上的插花長頸瓶（Ⅱa類，圖15）， 31  以及裂紋夾彩

製品（Ⅱb類），後者當中又以夾飾朵梅或折枝梅之寓意冰肌玉骨的冰梅紋最為

風行，大量輸往歐洲俗稱的薑罐即為其例（圖16）。 32  另外，由於開裂的紋理

已成為時尚的裝飾圖案，所以也跨越質材滲透到廣義的工藝品類，舉凡銅胎掐

絲琺瑯、竹木器、墨錠、紙箋、布料甚至建築灰泥屏圍都可見到。其中，北京

故宮藏康熙時期《胤禎圍屏美人圖》即見穿著滿佈冰梅紋飾長服的女子， 33  而
主要輸往歐洲做為居室壁爐龕台等空間置物裝飾的康熙朝景德鎮瓷人俑亦身披

冰梅紋外衣（圖17）， 34  反映了此一時期時髦衣著的裝綴圖案。

30  ダントルコール（d‘Entrecolles），前引《中國陶瓷見聞錄》，頁173。

31  Christia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pl. 
130.

32  R. L. Hobson,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6), pl. 
90.

33  故宮博物院編，《清代宮廷繪畫》（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圖42。關於圍屏美

人圖的定名參見：楊新，〈《胤禎圍屏美人圖》探秘〉，《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年2
期（總154期），頁6-23。

34  Chinese and Japanese Ceramics & Works of Art (Amsterdam: Sotheby’s, 2000), p. 59, no.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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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想像碎器

如前所述，有「國王的數學家」之稱的李明，以及長期駐守景德鎮傳道並

擁有陶工信徒的殷弘緒，都指明碎器（Ⅰ類）有如西方的馬賽克。兩位赴華傳

教士的說法當然沒有錯，特別是熟知陶冶的殷弘緒是用準確的文字描述和客觀

的譬喻，試著向歐洲同鄉傳達介紹中華帝國所製造出之新穎產品的外觀特徵，

所以我們或許應該將殷弘緒的這段話理解成是為了說明此類特殊產品的便捷舉

例，而非賞鑑碎器時的審美感受。因此，當歐洲的消費者實際得見中國各類碎

器時，其器表的開裂紋理到底會觸動當地人什麼樣的美感經驗？這才是本文以

下所擬梳理的重點所在。

見於古希臘和羅馬的馬賽克拼畫原是由黑、白等兩種自然石所構成，希

臘化時期至羅馬時代則出現將各種呈色的大理石裁切成骰子狀拼接圖像，或以

呈三角形、球形的石片來表現圖像的輪廓和細部，義大利南部著名的龐貝城

遺跡（西元84年）至今仍保留不少此類馬賽克傑作。至中世紀基督教時代，今

伊斯坦堡等東方拜占庭帝國仍承襲該一傳統，以石質馬賽克裝飾教會拱頂或於

牆面填充耶穌基督和聖徒像。不過，法國北部地區卻因缺乏天然大理石資源而

開發出施罩鉛釉的陶製馬賽克鋪磚以及具有歐洲特色的鑲嵌鋪磚，影響傳播到

尼德蘭地區和英國等地，巴黎近郊一座創建於十二世紀後半的聖但尼修道院

（Basilique de Saint-Denis）的鉛釉馬賽克磚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作例之一。 35   
另一方面，西歐的鑲嵌玻璃其實和馬賽克拼畫有著共通的風格和裝飾理

念。也就是說，鑲嵌玻璃是歐洲匠師結合了中世初期以來的馬賽克拼畫和銅胎

琺瑯而大放異彩的光的藝術。 36  而將色彩鮮豔的玻璃拼成圖案之構思也是承襲

自歐洲的馬賽克畫，其淵源甚至可遠溯東方美索不達米亞的釉陶貼磚， 37  其原

形初見於歐洲卡洛林王朝（751－987），現存最早實例見於德國洛爾施修道院

35  前田正明，《タイルの美》西洋編（東京：TOTO出版，1992），頁36-39。

36  黑江高明，《ガラスの文明史》（橫濱：春風社，2009），頁206。

37  浜本隆志，《「窗」の思想史   日本とヨーロッパの建築表象論》（東京：筑摩書房，

2011），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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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chsabtei Lorsch）所發現現藏Hessisches Landesmuseum Darmstadt美術館的九

世紀末耶穌頭部殘件； 38  十二世紀前半德國Benedek派修道院僧侶Theophilus
在其《種種技藝》（De Diversis Artibus）一書更是詳細記述了鑲嵌玻璃的製

作工序。 39  此時鑲嵌玻璃多用於羅馬式教堂的窗戶，對於神職人員而言，再也

沒有比鑲嵌玻璃更能表現出基督教世界的莊嚴和光輝，而哥特式大教堂窗 所

見將各色的小片彩色玻璃拼接起來，並以鉛條逐一固定的技法更是將基督教聖

經故事予以視覺化的最佳手法。儘管十七世紀前期歐洲經歷了長期的戰爭，同

世紀後期至十八世紀歐洲教會地位下滑致使教堂以彩色鑲嵌玻璃裝飾之風低

迷， 40  不過具有防風雨、隔熱以及透光效果的鑲嵌玻璃窗仍然是小康家庭的

不錯選擇。

台夫特出身的荷蘭畫家維梅爾（Vermeer）的多幅畫作都是利用鑲嵌玻璃

透射出的光源來營造畫作的氛圍變化，也因此是人們談論歐洲建築史窗 設計

時經常援引的圖像資料。其中《與紳士喝葡萄酒的女子》（The Glass of Wine）
（完成於1658－1660年）畫面左側正是半掩的旋轉式彩色鑲嵌玻璃窗（圖

18）， 41  而繪製於1657年的《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女》（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的畫面中，一位低階軍官的妻子也是在鑲嵌玻璃窗戶下展讀

遠離家園的情郎書信，透明的玻璃也在陽光的照射下映照出少婦清秀的面龐。

值得留意的是，窗前桌上所鋪陳顯得零亂的土耳其地毯上方另可見到斜斜擺置

且裝盛著水果之來自中國的卡拉克（Kraak）青花瓷折沿瓷盤（圖19）。 42  另

38  ルイ‧グロデッキ（Louis Grodecki）著（黑江光彥譯），《ロマネスクのステンドグラス》（東

京：岩波書店，1987），頁46及頁47圖31。

39  テオフィルス（Theophilus）著（森洋譯編），《さまざまの技能について》（東京：中央公

論美術社，1996），卷2，頁79-116參見。

40  黑江高明，前引《ガラスの文明史》，頁207。

41  Irene Netta, Vermeer’s World: an Artist and his Town (Munich; New York: Prestel, 2004), p. 
26.

42  Irene Netta, Vermeer’s World: an Artist and his Town, p. 29.《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女》

畫面人物角色的釐定，參見卜正民（Timothy Brook）著（黃中憲譯），《維梅爾的

帽子  從一幅畫看全球貿易》（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頁77。

不過，卜正明將畫面桌上卡拉克青花瓷的造型視為Klapmuts，並據此與畫中主角

頭戴的荷蘭寬沿氈帽帽式進行附會的做法並不正確。按俗稱的Klapmuts是指帶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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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晚迄1719年Willem van Mieris繪《室內的猴族》（Interior with Monkeys），室

內餐桌和牆面龕架擺置多件極可能是來自中國的青花瓷和紫砂壺，而另一側的

天窗正是鑲嵌玻璃窗。 43   
有關卡拉克瓷的語源眾說紛紜，除了指稱陶瓷器「龜裂」、瓷釉「開片」

等之外，還有認為「卡拉克」是來自荷蘭語「Kraken」或意謂「大舶」。一般

的說法則是，荷蘭人在1603年掠奪一艘名為「卡特琳那」號（Catharina）的葡

萄牙商船，舶載自澳門的包括瓷器在內的戰利品在被運回阿姆斯特丹以高價拍

賣之後，引起轟動，「中國瓷器大帆船」（Kraakborselein）一名亦不逕而走，

而舶載的包括以邊欄間隔開光的明代萬曆時期（1573－1620）陶瓷遂被稱為卡

拉克瓷器。 44  就目前的資料看來，景德鎮卡拉克型青花瓷主要燒造於十六世紀

末期至十七世紀中期，菲律賓海域1600年沉沒的西班牙旗艦San Diego Wreck， 45   
或相對年代約於1640年代的Hatcher Junk打撈上岸的同類作品可為其例。 46  應予

留意的是，這類主要輸往歐洲市場的卡拉克青花瓷亦見碎器圖像（Ⅱ類），如

現藏土耳其炮門宮殿博物館（Topkapi Sarayi Museum）青花大盤盤心所繪博古圖

中即見多件碎器（圖20）。 47  我們已無法得知畫家維梅爾是否曾目睹卡拉克青

折沿的深腹缽，而畫面桌上的內盛果物的青花盤卻是大敞口盤。荷蘭東印度公司

曾多次要求購買這款寬沿深缽，如1629年由巴達維亞發給臺灣總督的備忘錄就請

求購買1000件的Klapmutssen（Klapmuts），而荷蘭人向中國定製器形的樣本，經

常是在臺灣用轆轤所鏇成的木樣。詳見T. Volker著（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

連合東インド會社（8）〉，《陶說》，320（1979），頁53-57。

43  Jan ven Campen and Titus Eliëns (eds.), Chinese and Japanese Porcelain for the Dutch 
Golden Age (Zwolle: Waanders Uitgevers; Amsterdam: Rijksmuseum Amsterdam, 2014), p. 
204, fig. 12.

44  T. Volker撰（前田正明譯），〈磁器とオランダ連合東インド會社（5）〉，《陶說》，316
（1979），頁73；張天澤（桃楠等譯），《中葡早期通商史》（香港：中華書局，

1988），頁135-136。

45  Jean-Paul Desroches, Treasures of the San Diego (Manila: National Museum fo the 
Philippines, 1996), p. 313, cat. 72, 73.

46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1998), p. 40, pl. 45, 46.

47  三上次男等著，《トプカプ‧サライ‧コレクション　中国陶磁》（東京：平凡社，

1974），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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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瓷盤上的碎器圖像？但幾乎可以肯定這位對東方世界抱持著強烈好奇心的畫

家應該也和許多歐洲人一樣見到過，甚至收藏擁有幾件由中國輸往歐洲市場的

碎器。當擅長應用鑲嵌玻璃引入神聖光源的維梅爾或其他歐洲人士實際接觸到

碎器時，與其說傳承自古希臘、羅馬的馬賽克是他們直觀的對照物，更可能的

是其生活周遭所見中產階級住宅甚至教堂的鑲嵌玻璃才是他們連想的對象，而

中國陶瓷所施罩的玻璃亮釉以及不少製品所具有的透光特質，也和鑲嵌玻璃的

物理性能有著相近之處。

在十七世紀中國的Ⅱ類碎器當中，還可見到釉上彩繪紅綠的冰裂紋理，羅

漢則是坐於蒲團之上位居畫面正中（圖21，Ⅱb類）。 48  歐洲中世紀以來，彩

色鑲嵌玻璃多以鉛條來固定拼接小片的彩色玻璃，而前引紅綠釉彩錯雜參差並

以黑彩勾縫間隔的碎器方碟之外觀特徵，不正是彩色鑲嵌玻璃予人的視覺印象

嗎？前已提及，哥特式大教堂般以鉛條固定彩色玻璃的技法是將聖經故事予以

視覺化的有效手法，常見的構思是以冰裂紋理般造型不一的彩色玻璃為背景，

來襯托居中的耶穌基督或聖徒像（圖22）， 49  像是這樣的安排布局其實又和以

紅綠彩冰裂紋為背景的羅漢圖有著共通的視覺趣味。至於以青花繪彩而後施罩

開片瓷釉、結合物理開片和彩繪於一身的Ⅰb類（同圖14），亦可與鑲嵌玻璃的

裝飾效果進行比附。

四、創作碎器—以京都陶工尾形乾山（1663－1743）為例

相對於歐洲消費者對於碎器的審美及其可能觸發的物質想像，在此有必要

回頭省思與中國毗鄰的韓半島和日本區域的接受情況，以為歐亞碎器賞鑑的區

48  齋藤菊太郎，《吳須赤繪—南京赤繪》陶磁大系45（東京：平凡社，1976），頁114
圖42。彩圖參見：NHKプロモーション編，《乾山の芸術と光琳》（東京：NHKプロモー
ション，2007），頁56圖下。另外，類似構圖的四曲碟可參見：Hin-Cheung Lovell, 
ed., Transitional Wares and Their Forerunners (Hong Kong: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Hong Kong, 1981), p. 177, pl. 151.

49  ルイ‧グロデッキ（Louis Grodecki），前引《ロマネスクのステンドグラス》，頁65圖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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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比較案例。朝鮮王朝李喜經（1745－1805）在其《雪岫外史》已經提到中國

區域對於本國製作的「哥窯之冰紋」視若珍寶，徐有榘（1764－1845）《林園

經濟志》也說中國燒造有「哥窯瓶」。 50  如前所述，明代人之所以鑑賞碎器

是因開片瓷釉是當時價高難求的宋代官窯或所謂哥窯最為顯目的外觀特徵，所

以朝鮮王朝士人筆下的碎器認知應該是直接來自中國的資訊。而撰有〈華東瓦

類辨證說〉（收入《五洲衍文長箋散稿》卷四十二）的李五洲（圭景，1788－

1865）更是教人如何製造哥窯開片釉，此即〈制哥窯紋法〉所載「一名碎器，

又名冰紋，一名百圾碎，又名柴窯，作坯利刃過后，日曬極熱，入清水一蘸而

起，燒出見成裂紋」（收入《五洲書種全部》），這段文字顯然是羅列明代人

對於碎器所見幾種紋理的鑑賞詞彙，並抄錄宋應星《天工開物》的記事而成

的。儘管該碎器製作內容只是以訛傳訛地傳抄宋氏的錯誤說法，但總算是對瓷

釉開片碎器（Ⅰ類）的另類描述，特別是提到人工紋片著色，即「欲出褐色，

則用老茶葉煎水」。另外，五洲在〈制裂紋哥窯陶法〉又提到：「凡制陶壺、

碗、罏、匜之屬，制坯過鏽後，取瓷鏽畫各樣物像及冰紋、哥窯等狀」（收入

《五洲書種全部》）， 51  這是屬於以釉彩的方式繪飾開片紋理和其他紋樣，指

的應該是本文所謂的Ⅱ類碎器。

另一方面，明末宋應星《天工開物》在談及碎器製法之後，特別以附記的

方式補充說明「古碎器，日本國極珍重，真者不惜千金，古香爐碎器不知何代

造，底有鐵釘，其釘掩光色不鏽」。無庸置疑，文中所謂「鐵釘」乃是宋元官

窯類型製品因多施罩滿釉故需以支釘支燒，由於胎中含鐵量高，燒成後露胎的

支釘痕呈鐵鏽色，所以此處之價值千金、底足帶鐵釘的古碎器指的應是瓷釉開

片的宋元官窯類型製品。這也就是說，日本國的碎器鑑賞脈絡和明代文人極為

近似，頗為珍愛宋代官窯等開片瓷，並且早在1672（寬文十二年）、1710（寶

永七年）翻刻的《八種畫譜》當中就收入明代萬曆年刊《唐詩畫譜》等帶有碎

50  朝鮮王朝《雪岫外史》和《林園經濟志》中的碎器記事，詳參見：方炳善，

《조선후기 백자 연구》（서울：일지사，2000），頁188註43及頁243註64。

51  李圭景（五洲），《五洲書種全部》（서울特別市：東國文化社，檀紀4292年），頁

1150，頁1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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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圖像的版畫集， 52  迄1782（天明二年）由日方自行刊刻出版的《五郎兵衛商

賣》亦見碎器花盆（圖23）。 53  然而由於真正的官窯開片瓷（古碎器）於明代

已是價值高昂的稀有物，所以絕大多數的中國和日本區域消費者只能退而求其

次地以當代燒成的碎器充用之，比如說日本國遣明副使策彥周良在1539－1541
（嘉靖十八年~二十年）這三年之間就數次購進盃、盤、碗或鎮子、瓶、香爐

等碎器。 54  我們從前引宋應星所記述古碎器價值千金，可以推測周良在1539年

（嘉靖十八年）以五分銀子所購買到的一件碎器香爐應屬當代物。 55   
就日本考古出土標本而言，九州上吳服町遺址曾出土相對年代在十六世紀

的灰釉碎器小方碟（圖24，Ⅰ類）， 56  而日本荻藩主毛利家御用的荻市松本窯

則在十七世紀燒製人工著色的白釉碎器（圖25，Ⅰ類）， 57  其是利用窯器出窯

冷卻時因胎釉收縮率差所產生的開裂，在裂璺塗抹氧化鐵料或墨汁即可呈現紅

褐或黑色裂縫效果；日本寶曆至文化年間（1751－1817）後期鍋島燒亦見倣南

宋官窯的多重施釉青瓷碎器（Ⅰ類）。Ⅰ類碎器之外，日本大阪住友銅吹所等

遺跡出土了十七世紀至十八世紀的景德鎮冰梅紋碎器標本（Ⅱb類）， 58  而統

52  大槻幹郎解說，《八種畫譜》（京都：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99）。

53  第3回  江戶遺跡研究大會，《江戶の陶磁器》資料編（東京：江 遺跡研究 ，

1990），頁181圖103。

54  牧田諦亮編，《策彥入明記の研究‧上》（京都：法藏館，1955），頁78：「嘉靖

十八年八月十日」條、頁89：「嘉靖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條、頁92：「嘉靖十八

年十月朔旦條」、頁152：「嘉靖十九年十月七日」條、頁155：「嘉靖十九年十一月

十二日」條、頁157：「嘉靖十九年十二月二日」條、頁164：「嘉靖十九年十二月

二、六日」條、頁193：「嘉靖二十年五月二日」條等參見。

55  牧田諦亮編，前引《策彥入明記の研究‧上》，頁78。

56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都市計畫道路博多 築港線關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Ⅰ》博

多，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查報告書第183集（福岡：福岡市教育委員會，1988），

卷頭圖版3之5之124-128。另，川添昭二編，《東アジアの国際都市—博多》よみがえ

る中世1（東京：平凡社，1988），頁135，圖下右參見。

57  河野良輔，《荻  出雲》，日本陶磁大系14（東京：平凡社，1989），彩圖34。

58  松尾信裕，〈大坂住友銅吹所跡〉，《季刊考古學》，75號（2001），頁79，圖25。

另，鈴木祐子，〈清朝陶磁の國內の出土狀況—組成を中心に—〉，《貿易陶磁研究》，

19（1999），頁44圖1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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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有田地區的鍋島藩之藩窯這一專門燒造進獻將軍、提供大名和公家餽贈應酬

之帶有官窯性質的所謂鍋島燒，也經常以碎器做為裝飾圖紋。後者施彩作工極

為豐富，包括白瓷青花碎器紋（圖26，Ⅱa類，約1690）、 59  青瓷青花碎器紋

（Ⅱa類，1680－1690）以及釉上紅彩（Ⅱa類，1680－1690）。應予一提的是，

儘管日方學者一致主張日本國產的裂紋中夾彩的碎器圖紋（Ⅱb類）不能早於

元祿期（1688－1703）， 60  但我始終以為現藏有田町教育委員會燒造於1650－

1670之裝飾著被日方學者視為紗綾紋之退化形式，由不規則格狀地紋和朵花組

成的釉上紅綠彩小杯（圖27）即是冰梅紋（Ⅱb類）。 61  總之，日本區域對於中

國碎器的理解遠比韓半島更為詳細，不僅承繼明代賞鑑宋代哥窯器（古碎器）

之風，並且在十七世紀就自行產燒Ⅰ類和Ⅱ類碎器。另外，日韓兩地的碎器資

訊要遠比歐洲消費者來得豐富而正確。

不過，最能展現碎器微妙氛圍、創作碎器的陶工應該要屬出生於富裕且

洋溢著藝術氣息的吳服商家，同時又是琳派代表人物尾形光琳（1658－1716）

之弟尾形乾山（1663－1743）了。乾山多才多藝，通曉漢詩、和歌、書法、中

國繪畫及大和繪，年輕時曾師事明國赴日弘法高僧創建黃檗宗的隱元隆琦禪師

（1592－1673）。 62  乾山所創作的陶藝風格多樣，除了黑樂茶碗或和其兄光琳

合作等和風作品之外，也多方倣燒中國磁州窯、漳州窯或東南亞泰國鐵繪、越

南青花以及歐洲台夫特錫釉陶，並且均取得令人頷首讚譽的成果。其中，一類

五彩方碟屬陶胎上施彩而後施罩鉛釉的低溫釉下彩製品，圈足內以藍彩書「日

本元祿年製乾山陶隱」，亦見「石垣皿日本元祿年製乾山陶隱」自銘為「石垣

皿」的作例（圖28）。 63  江戶期元祿年相當於西元1688－1704年，但因乾山於

59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將軍家への獻上 鍋島—日本磁器の最高峰—》（九州：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2006），頁68圖66。

60  九州近世陶磁學會，《九州陶磁の編年》（佐賀縣：九州近世陶磁學會，2000），頁

30。

61  謝明良，前引〈晚明時期的宋官窯鑑賞與「碎器」的流行〉，頁376。

62  小林太市郎，《乾山  京都篇》（京都：全國書房，1948），第三章〈乾山の教養〉參

見，頁70-105。

63  佐藤雅彥等，《乾山   古清水》日本陶磁全集28（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圖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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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祿十二年（1699）才正式在京都御室仁和寺西邊的鳴 築窯燒陶（鳴 期），

此後至日正德二年（1712）才又於洛中二條道興窯（二條丁字屋期），結合鳴

窯址出土標本，日方學者一致認為該類五彩方碟應屬元祿二十二年（1699）之

後不久的作品，是乾山習得自京都押小路燒低溫鉛釉技法而獨創出的釉下彩飾

陶。 64  換言之，是乾山在1699－1704年之間於鳴 窯所燒製之意圖表現錯縫石

砌牆面（石垣）效果的作品。

早在1950年代，富本憲吉已經指出乾山「石垣皿」的風格淵源自明末清

初流行的冰裂紋， 65  1970年代齋藤菊太郎進一步援引明末計成（1582－1642）

《園冶》所收錄的冰裂紋風窗圖樣（圖29），指出乾山石垣皿所表現的應是冰

裂紋理，是受到明末景德鎮紅綠彩冰裂紋羅漢圖方碟的影響（同圖21）。 66  雖
然以往日本亦見石牆、 67  切紙等諸說， 68  不過到了二十一世紀冰裂紋說似已

成為定論，為各相關論說或圖籍所採納。 69  然而我們應該留意明人計成在崇禎

十五年（1631）刊行的《園冶》雖提到有「上疏下密之妙」的冰裂式窗是風窗

中之最宜者，但同時也提到以「亂青石版用油灰抿縫」的時尚冰裂牆。 70  就此

而言，乾山「石垣皿」（石牆碟）之自銘有其根源及正當性。不過，所謂冰裂

牆亦如明末清初許多工藝品所見之冰裂圖紋般，均是來自宋代官窯開片紋理的

64  京都國立博物館編，《京燒—みやこの匠と技—》（京都：京都國立博物館，2006），

頁292對圖63的解說。

65  富本憲吉，〈仁清、乾山の陶法〉，《世界陶磁全集》5．江戶篇．中（東京：河出書

房，1956），頁231-232。

66  齋藤菊太郎，前引《吳須赤繪  南京赤繪》，頁114-115。

67  滿岡忠成，《乾山》日本陶磁大系24（東京：平凡社，1989），頁106。

68  佐藤雅彥，前引《乾山  古清水》，頁67對圖48的解說。

69  例子極多，如本世紀初荒川正明〈鳴 、乾山窯址出土の染付磁器—乾山燒の唐樣

に する一考察〉，《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7（2001），頁169；或稍後京都國立博物

館編，前引《京燒—みやこの意匠と技—》，頁292對圖63的解說。但遺憾的是，這

些冰裂紋說的執筆者均未引用1970年代齋藤菊太郎的學術論斷或1950年代富本憲

吉的觀察，所以容易讓人誤認是執筆者自身的創見。

70  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臺北：明文書局版，1982），頁123-124、頁

180-181、頁18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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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賞及其圖案化的結果，因此將「石垣皿」的開裂紋理視為冰裂亦言之成理。 
在此想提請讀者留意的是，乾山畫《山居圖》扇面可見「壺中日月長」題

跋， 71  而明人李漁（笠翁，1611－1679?）在談及文人書齋裝潢時，則有一則

可能與此跋語有關之教人製作冰裂紋壁紙的記錄。即：「先以醬色紙一層，糊

壁作底，後用豆綠雲母生箋，隨手裂作零星小塊，或方或扁，或短或長，或三

角或四五角，但勿使圓，隨手貼于醬色紙上，每縫一條，必露出醬色紙一線，

務令大小錯雜，斜正參差，則貼成之後，滿房皆冰裂碎紋，有如哥窯美器。」

書齋經此冰裂壁紙貼飾，就可將「幽齋化為窯器，雖居室內，如在壺中」。 72  
李漁是明末的文化人，這則記事是將當時時尚的冰裂紋飾巧妙地應用到書齋的

舉措，而做為乾山石垣皿靈感來源的紅綠彩羅漢方碟（同圖21），其碟心羅漢

既可以視為坐在貼滿冰裂紋壁紙的靜室，也可理解成畫面主角是棄紛擾世間而

隱遁於哥窯冰裂壺中。這樣看來，乾山「壺中日月長」題跋的隱逸譬喻，極可

能和李漁在書齋貼冰裂色紙所營造之化書齋如哥窯冰裂有關，也和乾山自己燒

製的石垣皿有著微妙的連繫，彼此互相襯托、相得益彰。事實上，就在乾山創

作石垣皿（1699－1704）的幾年前，即1694年（元祿七年），李漁的《閒情偶

寄》也被攜入日本。 73  不難想像，通達詩書畫和陶藝的乾山應會興趣盎然地閱

讀明國才子李漁的著作，甚至引為知音進而創造出了所謂石垣皿。

乾山不愧是傑出的陶藝家，他既以彩繪的方式繪飾色彩繽紛的冰裂紋片，

進而又於其上施罩本質極易產生開片的透明低溫鉛釉，使得石垣皿同時具備

了人為彩繪開片和釉的物理開片，亦即結合Ⅰ類碎器和Ⅱ類碎器於一器（Ⅱb
類）。但和景德鎮Ⅰb類碎器不同的是，乾山石垣皿在冰紋上施開片釉，也就

是開片中再開片的構思則是前所未見的絕活。乾山似乎頗為得意此一陶藝效

果，所以施罩低溫鉛釉營造開片效果的手法也被應用在他的許多繪飾著各種

71  乾山《山居圖》扇面圖版見於：《乾山妙蹟譜》（聚樂社，1940），本文是引自小林

太市郎，前引《乾山   京都篇》，頁23圖上。該扇面詳細的出版情況可參見：五島

美術館學藝課編，《乾山の繪畫》（東京：五島美術館，1982），頁60，K-22。

72  艾舒仁編，《李漁隨筆全集》（成都：巴蜀書社，1997），頁142。

73  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 究》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研究叢刊1
（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81二版），頁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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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卉或山水、人物圖紋作品之上。如現藏加拿大安大烈美術館（Royal Ontario 
Museum）帶「享保年製」（1716－1735）紀年銘文的鐵繪深缽（圖30）， 74  也
是在白化妝土上鐵繪梅花和枝幹再掛低溫釉企圖展現冰梅紋效果的作品。我認

為，乾山許多施加鉛釉的彩繪陶恐怕要在製作碎器的脈絡上予以掌握才能窺見

其陶藝的奧妙。

乾山對於時尚極為敏感，似乎也鍾情來自中國的冰梅紋，除了前引鐵繪梅

紋深缽之外，亦曾燒造日方定名為「色繪花文蓋置」的筒型彩繪冰裂梅紋承蓋

器（圖31，Ⅱb類）， 75  其構思和景德鎮順治期（1644－1661）筒形爐大致相近

（圖32）。 76  應予留意的是，乾山高溫釉製品亦可見到結合彩繪和開片釉再現

Ⅰb類碎器的作例，如「色繪槍梅圖茶碗」是以鐵繪枝幹、以青花飾花萼、並用

白色化妝泥畫花梅而後施罩高溫釉，入窯燒成後再於釉上加飾紅色花瓣和綠芽

進行二次燒（圖33）， 77  其構思巧妙，成功地營造出亮麗而又風雅的冰梅紋，

是一件令人愛憐、賞心悅目的佳作，也是淵源自中國的碎器製作卻在異域大放

光彩的範例。

小結

雖然十七至十八世紀中國陶瓷在歐洲的使用情況早已是學界經常涉及的課

題，但中國陶瓷在歐洲消費者心目中的印象或想像則是仍待開發的議題。後者

之議題若是缺乏同時代的文獻來佐證，則需鋪陳情境以便博取讀者的信賴。本

74  R. L. ウィルソ、小笠原佐江子，《尾形乾山—全作品とその系譜—》1‧圖錄篇（東

京：雄山閣，1992），頁37圖46。

75  佐藤雅彥等，前引《乾山  古清水》，圖53。

76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Sotheby’s, 2000), p. 77, no. 108.
77  Miho Museum等，《乾山—幽遂と風雅の世界》（滋賀：Miho Museum等，2004），

頁130圖109。由於乾山曾師事御室燒名工野野村仁清，而仁清的作品則有不少是

於透明的開片釉上彩繪梅花的例子，所以也不排除乾山的靈感是得自對於仁清陶

藝作品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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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推論碎器之冰裂紋理極可能會觸發歐洲人耳濡目染的鑲嵌玻璃之想像，即是

在缺乏文獻記載的窘困狀況下的勉力嘗試。

相對而言，有幸獲得文獻佐證的一部分中國陶瓷，往往亦需面臨孰是孰非

的尷尬。如1721年所編定強者奧古斯特（Augustus the Strong，1670－1733）收藏

目錄時所添加之流水帳號，即俗稱的約翰．腓特烈號（Johanneums Nummer），

記載現藏德勒斯登博物館的一件康熙朝（1662－1722）宜興紫砂鳳流把壺為

「一件公雞形茶壺」（圖34）， 78  視中國鳳鳥為公雞。然而，義大利梅第奇

家族於1590年贈送薩克遜侯爵克里斯蒂安一世，目前同樣收藏在德勒斯登宮殿

的三彩鉛釉帶把鳳首注壺之鳳首造型雖與前引宜興把壺所見鳳流造型相近（圖

35），但翡冷翠的包裝目錄卻將之稱作「龍形帶座瓷酒杯」；1595年德勒斯登

的財產登記者承襲此說，也以「帶座龍形瓷酒杯」入冊， 79  視鳳鳥為龍。如果

上述歐洲學者對於帳冊和現存文物的比定無誤，則說明了輸歐中國陶瓷縱使具

有類似外觀特徵，但在當地的消費者圈中依然可能出現不同的認知和想像，因

此縱有文獻佐證，倘若缺乏情境加持則其結果仍多變數。本文嘗試從歐洲人的

生活氛圍來揣摩中國碎器在當地所可能引發的想像，結論是否可信？還請讀者

不吝指正。

（責任編輯：陳卉秀）

78  Eva Ströber，〈歐洲的宜興紫砂壺〉，收入《紫玉暗香》（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8），頁152。

79  Eva Ströber，前引〈ドレスデン宮殿の中國磁器：フェルディナンド‧デ‧メディチから

1590年に贈られた品々〉，頁36-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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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02, pl. 40.

圖8 Luisa Vinhais and Jorge Welsh, eds., Kraak Porcelain: The Rise of a Global Trade in 
the Late 16th and Early 17th Centuries (London: Jorge Welsh, 2008), p. 53, pl. 31.

圖9 西田宏子等，《明末清初の民窯》，圖8。

圖10 王耀庭主編，《故宮書畫圖錄》（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4），頁39圖17。

圖11 Rose Kerr and Luisa E. Mengoni,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London: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2011), p. 127, pl. 180左.

圖12 Eva Ströber, La maladie de porcelaine: East Asian Porcelain from the Collection of 
Augustus the Strong (Germany: Edition Leipzig, 2001), p. 107.

圖13 Christia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uem 
Amsterdam (Amsterdam: Philip Wilson, 1997), pl. 267.

圖14 Rose Kerr and Luisa E. Mengoni, Chinese Export Ceramics, p. 90, pl. 124.
圖15 Christiaan J. A. Jörg,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Rijksmusuem 

Amsterdam, pl. 130.
圖16 R. L. Hobson,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1976), pl. 90.
圖17 Chinese and Japanese Ceramics & Works of Art (Amsterdam: Sotheby’s, 2000), p. 59, 

no. 331.
圖18 Irene Netta, Vermeer’s World: An Artist and his Town (Munich; New York: Prestel, 

2004), p. 26.
圖19 Irene Netta, Vermeer’s World: An Artist and his Town, p. 29.
圖20 Colin Sheaf and Richard Kiburn, The Hatcher Porcelain Cargoes: The Complete 

Record (Oxford: Phaidon, 1998), p. 40, pl. 45, 46.
圖21 NHKプロモーション編，《乾山の芸術と光琳》（東京：NHKプロモーション，2007），頁

56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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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ルイ‧グロデッキ（Louis Grodecki），前引《ロマネスクのステンドグラス》，頁65圖52。

圖23 第3回 江戶遺跡研究大會，《江戶の陶磁器》資料編（東京：江戶遺跡研究會，

1990），頁181圖103。

圖24 川添昭二編，《東アジアの国際都市—博多》よみがえる中世1（東京：平凡社， 
1988），頁135圖下右。

圖25 河野良浦，《荻 出雲》（東京：平凡社，1989），日本陶磁大系14，彩圖34。

圖26 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將軍家への獻上 鍋島—日本磁器の最高峰—》（九

州：佐賀縣立九州陶磁文化館，2006），頁68圖66。

圖27 坂井隆攝。

圖28 佐藤雅彥等，《乾山 古清水》日本陶磁全集28（東京：中央公論社，1975），圖

48。

圖29 計成著（陳植注釋），《園冶注釋》（臺北：明文書局版，1982），頁124。

圖30 R. L. ウィルソ、小笠原佐江子，《尾形乾山—全作品とその系譜—》1‧圖錄篇（東

京：雄山閣，1992），頁37圖46。

圖31 佐藤雅彥等，前引《乾山 古清水》，圖53。

圖32 Chinese Ceramics and Works of Art (New York: Sotheby’s, 2000), p. 77, no. 108.
圖33 Miho Museum等，《乾山—幽遂と風雅の世界》（滋賀：Miho Museum等，2004），

頁130圖109。

圖34 Eva Ströber，〈歐洲的宜興紫砂壺〉，收入《紫玉暗香》（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

2008），頁152。

圖35 Eva Ströber，前引〈ドレスデン宮殿の中國磁器：フェルディナンド‧デ‧メディチから

1590年に贈られた品々〉，頁34 Abb.1、頁37 Ab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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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龍泉窯青瓷碗  15世紀  德國

Museumslandschaft Hessen Kassel藏  
D 20.6 cm

圖2　龍泉窯青瓷碗  南京市中華門外明永樂

五年（1407）宋晟墓出土  口徑17.6cm
圖3左　龍泉窯青瓷盤  14世紀

義大利Museo degli Argenti藏  D 33cm

圖1a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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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a　渾天儀  葡王馬努埃爾一世（Manuel I，
1495-1521在位）徽幟

圖5 　繪有葡王Manuel I紋章的青花瓶  16世

紀  美國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藏 
H 18.7cm

圖4b　頂戴王冠的盾牌  葡王馬努埃爾一世

（Manuel I，1495-1521在位）徽幟

圖6  青花玉壺春瓶  16世紀  H 20.4cm
美國巴爾的摩The Walters Art Museum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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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澳門龍崇街出土多首翼龍青花瓷片

17世紀  澳門博物館藏  D 11cm

圖9　青花花口大缽  17世紀  The British 
Museum藏  D 34.5cm

圖10　《觀世音菩薩三十二應身像》圖冊中的

觀音乘龍圖  臺灣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澳門聖保祿教堂石牌坊所見

七首異獸及榜題  17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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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　德化窯白瓷送子觀音  
17世紀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藏  H 22.7cm

圖13　灰釉碎器瓶  18世紀  
荷蘭Rijksmuseum藏  
H 19.5cm  含把 28cm

圖12　青釉碎器瓶  18世紀

德國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藏

圖14　青花碎器瓶  18世紀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藏  H 33.7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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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a　同上局部

圖15a　同上局部 圖16　青花冰梅紋蓋罐  Victoria & Albert 
Museum藏  H 25.4cm

圖15　鈷藍釉青花釉裏紅盤  荷蘭

Rijksmuseum藏  D 26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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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　身著冰梅紋衣服的景德

鎮瓷人俑  17世紀  私人

藏  H 26.2cm

圖19  《在敞開的窗邊讀信的少女》

（Girl Reading a Letter at an 
Open Window）  1657年

圖20　盤心繪有碎器的青花瓷盤  17世紀  
土耳其Topkapi Sarayi Museum藏  

             D 48cm

圖18  《與紳士喝葡萄酒的女子》（The Glass of Wine）（完成

於1658－16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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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0a　同上局部

圖22  《最後的審判》四人使徒  1160年之後  
Le Mans Cathedral南廊St.-Julien du Mans 
Cathedral

圖21　 釉上紅綠彩冰裂紋底羅漢方碟  17世紀  
日本私人藏

圖23　日本天明二年（1782）《五郎兵衛商賣》

所見碎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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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4　碎器方碟  16世紀  日本九州上吳服町遺

址出土

圖26　鍋島燒碎器紋瓶  17世紀  今右衛門古陶

磁美術館藏  D 14cm

圖25　日本松本窯白釉碎器瓶  17世紀  荻．熊

谷美術館藏  H 32.5cm

圖27　有田燒釉上紅綠彩杯  有田町教育委員

會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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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8 　尾形乾山《石垣皿》元祿期（1688－

1704）日本私人藏  D 15.5cm

圖30　尾形乾山（1663－1743）冰梅紋大缽  加
拿大Royal Ontario Museum藏  D 37.6cm

圖31　尾形乾山（1663－1743）釉上彩冰梅紋

承蓋器  畠山美術館藏  H 5.1cm

圖29　明代計成《園冶》的冰裂式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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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青花冰梅紋簡形小爐  順治期（1644－

1661）私人藏  H 8.3cm

圖34　宜興鳳流把壺  康熙朝（1662－

1722）  歐洲後加彩  德國Staatliche 
Kunstsammlungen Dresden藏  D 16.4cm

圖35　1590年梅第奇家致贈薩克遜侯爵  克里斯

蒂安一世的三彩鳳首注壺  H 21cm
右 局部  

圖33　尾形乾山（1663－1743）冰梅紋碗  Miho 
Museum藏  D 10.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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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crazing, crazed ceramics, mosaics, stained colored glass mosaics

“Crazed Ceramics” and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Seven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ies

Hsieh, Ming-li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altered uses of Chinese ceramics sporadically found in 
Europe before the Portuguese arrived in China for ceramic customization and thus 
opened up the ceramic trad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Subsequently, the images of ceramic 
glaze crazing (crazed ceramics) are used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European consumers’ 
conception or imagination of Chinese crazed ceramics. Finally,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in addition to inspiring the European imagination of mosaics, Chinese crazed ceramics 
and their images could have been associated with stained glass mosaics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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